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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大足学 研究上升到学科高度

随着大足石刻学术研究的不断繁荣，
“大足学”应运而生，把大足石刻研究上升
到了学科和系统的高度，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足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
经有学者提出来了，但当时名称叫‘大足
石刻学’，不过响应者并不多。”大足石刻
研究院院长黎方银介绍说，2009年又有
学者提出来，认为不应该仅仅建立“大足
石刻学”，而应该建立“大足学”，这个“大
足学”它不是只研究大足石刻本身，而是
以大足石刻为中心，涵盖整个巴蜀石窟

研究的一门地域性学科。
黎方银介绍说，作为一门学科，首先

应该有学术机构，目前，除了大足石刻研
究院作为“大足学”研究的主体机构以外，
还在四川美术学院成立了“大足学”研究
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有“大足学”研究中
心，还和四川美术学院成立了“大足学”协
同创新中心。其次是人才的培养，四川美
院有一个“大足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的
培养，大足石刻研究院与他们合作也有七
八年时间了。第三，在学术交流方面，举

行了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实际上就是
为“大足学”的学术交流提供的一个平
台。最后，在研究成果方面，大足石刻研
究院有“大足学”研究文库，包括《大足石
刻全集》这些成果来支撑这个学科。

此外，大足石刻研究院还积极搭建
“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平台，来自美国、
德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专家、
学者，多次前来访问、交流，并从宗教艺
术、石窟考古、世界遗产、碑铭文献、信仰
义理等多方面对大足石刻进行深入研讨。

2014年11月24日，丹麦佛教研究会
研究员亨利克·约尔特·索伦森在大足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2019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
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周年纪
念会上，专家发言。

2020 年 10 月，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
研究院成立。

大足石刻研究
新时代的光芒

从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到上千篇论文的发表，从没有专著到上百部图书
的出版，从一般性研究到“大足学”的建立，大足石刻研究让尘封在历史中的文
化瑰宝闪耀出了新时代的光芒。

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大足石刻这座学术金矿，攀崖壁，踏古迹，考文献，
探寻大足石刻的前世今生；结社团，办会议，出学刊，挖掘大足石刻的厚重历史
和人文积淀。

七十年，大足石刻的研究“热”了。

最早关于大足石刻的研究，源自张
澍。张澍是甘肃武威人，清乾嘉时期有名
的学者，著有《养素堂文集》和《蜀典》，主
编了《大足嘉庆志》。他于清嘉庆二十三
年（公元 1818年）秋任大足知县，不过半
年，多次登临南山、两次畅游宝顶，写下了
《游佛湾记》《前、后游宝顶记》等 10篇文
章以及诗文40余首。张澍在文章中就大
足石刻的历史源流、碑记历史事件、人物
等进行了考证，在诗文中保存了一些今人
难得的史料。但张澍的研究主要还是凭
着直观和学识，就事论事。

在清道光年间，大足人李型典撰有游
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等游记。张澍、李
型典的文章分别纂入了大足《嘉庆志》和
《光绪志》。道光以后，《续金石苑》《金石
苑》《语石》著录有大足石刻一些碑记。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
骆在县志卷——《山脉》中记述了许多摩

岩石刻造像、碑碣、题记，但他查询诸多史
籍并未找到关于大足石刻的详细记载。
杨家骆便组织当代史学家马衡、顾颉刚、
何遂、傅振伦等15人组成考察团赴大足，
前后耗时 8天，对北山、宝顶山等地石刻
进行科学考察。考察团将考察到的内容
辑为《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作为《民国重
修大足县志》的首卷。

大足石刻前期研究有三个特点：第
一，大足石刻研究进入了科考领域。如分
区、鉴定年代、编号、绘图、摄影。第二，确
定了大足石刻的地位，堪与云岗、龙门鼎
足立。第三，大足石刻在国内报刊上首次
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
打破了长期湮没无闻的局面。

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获得了阶段性
的成果，但前期研究还停留于介绍大足石
刻内容和资料整理方面，从理论上探讨大
足石刻的文章不多。

晚清以前，大足石刻基本不见有
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
物保护工作，拨巨款建设石刻保护设施，
任酷爱家乡石刻的陈习删为大足石刻保
管所副主任。1953年大足县政府明文公
布保护北山、宝顶等十多处石刻。其后，
石刻保管所更名为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会
同四川省文管会派员对全县文物进行调
查，并对北山、宝顶山等13处石刻区造像
进行登记、编号、椎拓碑刻和题记，为以后
大足石刻研究铺奠了基础。

到 1955年，已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
员的陈习删写成《大足石刻志略》，约十七
万言，将大足石刻分系统进行了研究。

《志略》中惟取其中存像百尊以上者
即北山、宝顶、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妙
高山、半边庙（即舒成岩）七区，分二十七
段，征之佛教典籍进行了考析、著录，并
综合前代诸家之文，逐一辩证。最后在
论略中对大足石刻的历史、宗教、艺术价
值逐一论述；对镌造大足石刻的工匠进
行了考证；对研究大足石刻之崇古、崇外
及易被忽略之“雕刻绘画历史发展事件
和唐宋给事蜀人最多最精事件”两件史

实进行了研讨，是第一部较为详细研究
大足石刻内容的著作。从而，结束了自
张澍以来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

从 1956年起，大足石刻研究向多学
科扩展并向纵深发展。

早期：研究进入科考领域
介绍大足石刻内容和资料整理

1955年：《大足石刻志略》
最早全面系统记述大足石刻

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足石刻对外
开放和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
1982年大足石刻研究学会成立后，多次
举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
动，对挖掘和阐释大足石刻的重大价值，
推动和促进大足石刻研究向纵深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6年 4月、1992年 9月、1995年 9
月、2000年11月，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
三、四、五届年会在大足召开，共收到论文
180多篇；学会会员由开始的50人发展到
200多人，会员遍及全国的专家、学者。
1985年至2000年，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著
述，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学会收到的
论文，共有专著、图册、简介、音像品、报刊
文章等各种文献1650余篇目。

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三、四、五届
学术讨论会认为，80年代，大足石刻研
究开拓领域向纵深发展，百花齐放；大足
人群起投身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
撰写论文。到2000年底，已发表和收到
的论文涉及历史、佛教、道教、儒家及三
教合一、考古、图像学、美学、建筑、乐器、

文保技术、摄影、电视、宣传教育等方
面。运用洞窟考古以及哲学、社会学、宗
教学、艺术及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
方法和成果对石刻艺术进行了多学科综
合研究。

1985年—2000年的大足石刻研究
成果颇丰，正如成功地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一样，大足石刻的地位、价值、意义向
世人亮了出来。这些研究成果为“大足
学”的提出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8080年代年代：：大足石刻研究会大足石刻研究会 多方面学科向纵深发展多方面学科向纵深发展

200多人，14年，1套书……2019年9
月，《大足石刻全集》11卷 19册出版，这
是我国对大型石窟群进行全面编纂的第
一部考古报告集，无愧为大足石刻研究
划时代的里程碑。

这套全集首次对大足石刻中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的5处石窟（宝顶山、北山、南
山、石门山、石篆山）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
查和整理，为600多个龛窟的造像留下了
客观真实的“身份证”。《大足石刻全集》借
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对大足石刻的文物
本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融汇科学
性、史料性、文献性、记录性、艺术性于一
体，涵文字报告、实物图版、研究专论与附
录索引于一书，打造了大足石刻最完整的
文物信息库。《大足石刻全集》的问世，为大
足石刻研究奠定了最权威坚实的本体史
料基石，成为大足石刻研究新出发的起点。

《大足石刻全集》中也铭记了先贤的
贡献。其中的第十卷为历史图版卷，这

一卷收录了 1940年初著名建筑学家梁
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部分成员在大足考
察期间所拍照片，以及 1945年著名史学
家杨家骆组织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所拍照
片等珍贵历史影像。

“一位又一位学人，一代又一代先
贤，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及其信仰般的
力量，不断延续着大足石刻的学术薪火，
不断传递着大足石刻的人文光辉。”黎方
银说，70余年前的历史影像和一代代大
家为大足石刻付出的心血，体现在《大足
石刻全集》的字里行间，永世流传。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黎方银表
示，保护好、研究好、传承好大足石刻任
重道远。未来，大足石刻文博人始终秉
承“开山化石，励志图新”的石刻创建精
神，遵循文物保护利用的基本方针，用坚
实豪迈的步伐，兑现我们对历史的承诺，
践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弘
扬，大足石刻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2019年：《大足石刻全集》 为600多龛窟造像留下“身份证”

1982年，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代表合影。 李代才 摄

《大足石刻铭文录》地狱变龛拓片 1993年8月18日 陈明光 供

《大足石刻志略》油印本

《大足石刻全集》

工作人员为出版《大足石刻全集》在
北山开展考古测绘。

□ 新渝报记者 胡玉龙


